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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最高梯
渊明和卡明合力准备，终于轮到他们在安大略省最高法院出庭，为期三天。

为了配合渊明，华英赶回葆城帮他看儿女。他没妻子在旁，她没丈夫在旁，两人免不了推心置腹地谈往事。她跟他谈小时父母宠她，下嫁黄家以后，像是从温室走入战地，说到心力交瘁处，他不得不下泪。他谈到看她画荷花及住石桥的那段日子，健三去世以后，像是从温室走入战地，一直战至眼前，说到心力交瘁处，她不得不下泪，说：

「你没有变，对梅芳仍有情份。」

「您也没有变，爸爸年青得志时您爱他，在香港放弃立委的金饭碗时，您仍旧爱她。」
「那不一样，他没有离家出走，也没在外面养女人。」

「我也没有离家出走，也没在外面养女人。但梅芳跟您不一样，您把外祖父分给您的产业送给黄家用，她则认为我赚的钱不够供养父母和妻儿，黄家是靠她的收入来支持的。我当教授每年薪水只加几百块，离家时她说三年后她的薪水会超过我，现在我升了级，当了副教授，薪水却仍不及资深小学教员，她没说错。」
「她不应该重利轻情，儿女也不要了。」
「她没不要儿女，也没重利轻情。她是富家女，父亲是商人，对钱的看法同承受力跟您不一样。您在抗战时心甘情愿地下田耕种及看管儿女，身苦心不苦。她则觉得嫁给穷教授和照顾儿女，身苦心也苦。她不是能忍的人，逼她，她会铤而走险，甚么事都做得出。福特最了解她，怕出事，说如果我想走，他会支持我转校；如果我不走，他便得支持冼权去多伦多谋事。看本系中国毕业生，只他一人这么快找到事做，您就明白了。」
「三百六十行以外，又多了一行。他在甚么地方工作？」
「在旱伯母书院教书。」
「跟别人妻子姘居，也可以为人师表？」
「这里不是中国，不能用道德屈他。」

第二天在高庭上，梅芳用流利的英语把以往同甘共苦的奋斗，刻划成黄家用三从四德来虐待她的悲惨日子。

渊明怀的是另一种心情：他曾出尽全力把梅芳雕塑成人；她考不上大学，他替她补习，帮她重考，并找学系收她。生日那天，她送他一张贺卡，说他是主人，自己是奴隶。太阳般的火热爱得他既不敢娶她，又不能失去她。到I大以后她想停学，他鼓励她，帮她拿学位。既然她称他为主人，自己为奴隶，她所追求的，不是三从四德的爱，是甚么？现在看来，她要他做奴隶，她做主人。世界上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婚前要做奴隶，婚后要做主人；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爱自己所恨及恨自己所爱。他不能忽然不爱她，只好把她分成两个，一个是以前的她，爱他的她，一个是现在的她，恨他的她。也许这正是她妹妹在信里所强调的包袱和痛苦：

「渊明哥哥：

我明白你精神上的包袱及痛苦，但姐夫，你必须要坚强起来，为着三个孩子燃烧那战斗精神的火花……。梅仪」

他在法庭上用破英语说：

「梅芳在离开我们家以前是个负责的母亲，现在她走上不可逆转的路，我们不会去干扰她。希望她也不干扰我们……」

两人在伦敦及多伦多法院做对峙长跑，留下纪录一厚本，最后史丹尼哲司基法官宣判，判文长达万字，首先引述原告和被告的说辞，法律及判例，社会局的调查报告，及校长、老师等证人提供的事实和意见，然后说：

「夫妻各执一辞，牵涉两人信用，但我有机会观察他们在高庭及互相质问时所讲的话，哪些话是自动说的，哪些话被隐蔽了，他们在证人席上的举止，及他们在整个诉讼过程里的态度，我毫无疑问的采纳黄博士提供的证据。妻子指责丈夫严厉、专制、重视贞节等旧式中国的夫权思想，说婚后第一个月她就对婚姻不满。从三日来我所见黄博士的些微表现，相信他的确有些像纪律家，但我觉得此时此日，愈多纪律愈好，因为孩子们在成长中需要引导，而多少家庭因父亲在外，松懈了儿女的教养，我认为她的埋怨不足以用来辩护她的行为。固然夫妻双方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拥有许多可给予孩子的，也都适合于做监管人，但依我的判断，两人所能提供的并不平衡，除了家庭、学校及社会环境以外，父亲更可能给予儿女亲切的管教、中国的礼仪及中国的文化……。我以为他是一个有高深教养、能力及奉身的父亲，对于小孩子的养育，他的照顾和影响将是最优的。斟酌之下，我必须以孩子的幸福为首要，不干扰目前的安排，将成龙、抱珠及双龙判归父亲监管。母亲每两周可在周六或周日早上十时至下午六时探访小孩，待黄夫人再婚或成龙年届九岁以后，母亲每月可在一周前以电报通知，接小孩去她家一天。夏天可以看望两周，但需在两个月以前通知。每两年在耶诞节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及三月假日周一至周五亦可接看，两者交替执行。关于堂费，虽然律师以诸个案来强调申请监管权的任何一方都不必负责对方的律师费用，但我意已决，判黄夫人付一半黄博士方面的费用。」

十年前渊明和梅芳在教堂里步入坟墓，十年后的今天他和她在法庭里从坟墓里爬出来，碰巧大陆也逐渐从十年浩刧中爬出来。

从此她履行探访权利和义务，说：

「看孩子像是刷牙、洗脸，不做不行。」

讲甚么不重要，她来看孩子，孩子总是高兴的。

她第一次来探望孩子时，双龙问她：

「你是我们的babysitter①？」

渊明道：「她是你妈妈，会带你们出去玩。」

她离家时双龙还不到两岁。

高庭判决以后，渊明的生活比以前轻松了。为了孩子，他怀着新梦，远的是怎样抚养他们成人，希望他们能够拿博士，或至少大学毕业；近的是带他们游山玩水，特别是去台湾。几年来五月以后带孩子离校并没影响学业。幼稚园到四年级的数学以加法为主，幼稚园加不过十，一年级加不过百，二年级加不过千，三年级加不过万，四年级以后答案可以过万。乘、除、减也学，但不背九九歌，因此一切都要临时操作，随做随忘。因基础教育弱，学生能各展所长。老师不重视背诵、难题、考试及分数。不仅不鼓吹道德和爱国爱党教育，标语及口号也是一片空白。几乎所有的人都信教，教堂里的牧师或神父会教儿童怎样做人，一旦相信上帝及原罪，人狂妄不到哪里去。音乐、体育及课外活动远比渊明儿时的强，例如每人都要选一样乐器练习：钢琴、提琴、笛子、喇叭……，理论上小学生已可组成交响乐队；孩子长大以后会自然的跌进阴沟、成为音乐家或各类体育选手，参加奥运也不从小集训。渊明小时父亲不准他运动，现在，他希望把自己失去的给儿女。以前他要准备上高庭，心想而不能做，现在他决定带儿女去奥运，藉此提高他们对体育的兴趣。

时光如驶，转眼炎夏已至，夏季奥运在满地可市举行。他请玛丽帮他照顾儿女，她是马来西亚来的华裔学生。五人来到满地可时，各国游客已蜂拥而至，旅馆早就被订一空，不少住家把房子空出来租给人。渊明有一位朋友住满地可，去了欧洲旅行，借房子给他住。

五人一道儿来到奥运村。售票处很多，但买票的人更多。他先看节目表然后抢购门票。儿女年纪小，不在乎看甚么，能挤在人群中吃东西及看热闹便已十分快乐。为了提高效率，他带抱珠和双龙，玛丽带成龙，分两组买票。有时两边都买不到，大家在一起失望；有时两边都买到，便在一起叫：

「有票卖，照原价卖！」

不少人在炒票，因此游客涌上来买，并称赞他们诚实。

跳高比赛在会场举行，表演时细雨自空顶下降，加拿大选手经常在这里练习，下雨反使他们得了银牌。有人问，为甚么这样一个雄伟的菇型会场竟然没有顶，原来加拿大行的是联邦制度，省、市都有自主权。奥运由满地可市承办，对法国特别慷慨，不少东西及设计来自法国，但联邦政府未必领情，工会也不一定合作。好事多磨，菇顶虽然精致、雄伟，却未能及时抵达。

赛跑、跳高、跳远、举重等比快、比高、比远、比力的项目很容易定高下；跳水、体操等比技的项目则带有主观的成分，为避免裁判偏袒，消去最低及最高的分数。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公平，有时政治介入，有时商业介入，甚至吃禁药，使体育竞赛沦为医术竞赛。选手获金牌以后可做广告，因此更拼。

渊明最喜欢体操竞赛，罗马尼亚的C小姐年龄不到十四岁，表演却最精彩，从高空落地时动也不动，好象不受地心吸引力的影响，得了七个十分，轰动奥运，似乎比一百公尺赛跑及十项全能还引人注目。

十几天后奥运结束，游客们虽仍十分兴奋，却有了些懒意，黄昏时一群群的游客从会场泻出，一眼望去俨然像在开巨型人种展览会，没有渊明跟成龙所说种族、语言及宗教的冲突，游客们在离别前相互招手祝福，成龙、抱珠和双龙也跟着父亲向游人说再见，希望他们很快又来加拿大重游。

转眼太阳从西边落下，游客手上的绿色荧光灯棒因黑暗的来临越来越明亮，上万枝的荧光灯在会场外欢送选手及彼此，这样的景色不身在其中，无能细觉。平日选手们在竞技场上争夺金牌，现在大家在场外友好相处。有人说加拿大身为主办国，一个金牌也没拿到，可耻；也有人说加拿大拿了最大的金牌：让全世界的选手和游客获得胜利和欢笑。不论怎么说，转眼奥运化成记忆，走入历史。

第二天早上，渊明带着玛丽同孩子重游，会场内只剩下几个孤魂，依稀还可以听到：

「有票卖，照原价卖！」

满地可市在一个岛上，因路多显不出来。他来这里不只一次，十分熟悉，没多久便开上四○一公路。路上辛苦不必细说，五人在劳动节前赶回葆城②。

【评注】
1 临时媬姆。

2 回首望时空，历变无数，苦涩难言。

















